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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无云的一个晴夜，一轮明月朗照高
空，银灰色的光辉流泻大地，原野一片通明，
连敌机在上空飞，都能看清机舱里驾驶员的
脸貌。李志强、张小辉、黄钢、冯大山、姜司机
等接受了俞部长交下的运输任务，驾驶着汽
车，向金化地区疾驰而去。

在驶到一条高山公路时，明月
被前面矗立的山峰挡住了，光线又
突然暗了下来，前面的道路一片模
糊。他们为了抢时间，打开车前小灯
飞驶。“砰砰！”两声枪响传入他们的
耳鼓。“道睦，不要开灯，飞机！”一个
朝鲜妇女在要道口指挥。

李志强听声音觉得很熟，一看，
竟是朴信玉阿芝妈妮。他把车停下
向她打招呼：“阿芝妈妮，你怎么在
这！”黄钢也向她打趣：“阿芝妈妮，
你改行啦？”“不，这两天敌机活动很
猖獗，需要加强防空哨，我来帮一下!

你们上前线去？”朴信玉问。
“是啊，给敌人再送点‘礼物’

去！”黄钢抢先回答。“你们要多加小
心啊，今天敌机特别凶，像疯魔似的，
几乎贴着山坡飞！”“谢谢你的好意啊！”李志强
向她抬手示意一下，就驾驶着汽车疾驰而去了。
汽车驶到半山腰，突然被拥在路上的一辆汽车
挡住了去路，李志强将车子往公路边停靠，就和
助手张小辉一道走到面前看看，只见那里围着
一堆人，七嘴八舌地不知在议论着什么。李志强
上去问：“同志，车子怎么不向前开？”“飞机封锁
得很严，过不去。”一个友邻部队驾驶员说。“他
娘的，敌机真猖狂，扔下那么多凝固汽油弹，把
公路附近几座山都烧着了！”
李志强顺着他们所指的地方看去，前面

几公里左右的一段公路上确实燃烧着一片火
海；敌机嚣张地盘旋低飞，还不时地扔下闪光
弹来。汽车要冲过去，确实要冒极大风险。
“怎么办，难道坐等下去吗？”冯大山急 切

地说。“等一会瞧瞧，只要敌机稍稍松懈，我们
就一辆一辆地冲过去。”张小辉说。“不行，咱们
的任务急如火，老是让敌人支配我们咋行？
冲！”黄钢又焦躁起来。“不要莽撞！”李志强说，
让我们再合计一下看，采取什么对策！”
正说着，只见人群又嚷起来了。“敌机飞

过来啦！大家快上车！”

李志强回到车上，张小辉把马达一发动，
只见敌机已在头上打转了。李志强把头伸出
窗外，向上一看，那头顶上的敌机机翼在月光
反射下，闪闪发光，掠顶而过。心想：幸好是晚
上，虽有明亮的月光，但敌机往下看，还是有
些模模糊糊的，要是在大白天，敌机发现了目
标，一甩炸弹，停在这里的汽车、炮车可能要

受大损失。正想着，张小辉把马达一
发动，想往前开，但按了几次喇叭，那
里的车辆却一动不动。
“喂，你们前面搞什么鬼呀，快开

嘛！”“不行！汽车的车轮给泥地陷住
了！”“敌机在头上打转转，知道吗？还
不快开！”“别催嘛！大家快帮帮忙，想
个办法！”

李志强知道事情糟了：待这辆汽
车从泥地里拖出来，至少得十来分钟
时间，一则敌机临头，一被发现，这么
多车子挤在一堆，就要出大事；二则，
自己连队运输任务紧迫，再耽搁下去
误了前线打仗的事，那就不好办了！他
准备豁出自己一条命去跟敌人拼了。
“敌机又来了！”人群中又冒出了

喊声。李志强把头伸出车窗外向上一
看，只见敌机在上空，甩下了二十几个用小降
落伞吊着的照明弹，形成一个几公里的光亮
圈，强烈的光芒刺得李志强眼都睁不开。等李
志强视力清晰一些，只见公路上几十辆子车、
炮车已经暴露在敌人目标下了。
“快把车上的炸药、炮弹卸下来隐蔽！”

“炮车赶快做好掩护！”
一个粗犷的声音喊了起来：“同志们，我

们不能坐等敌机来炸，快拿起枪来同它干！”
“好！”几十个声音一致附和！“你们不能在车
上打，快上山去！”“对，不要暴露目标！”
李志强从声音中辨出：黄钢、冯大山等在

前面和友邻部队的驾驶员正准备组织对空射
击。李志强觉得这样干有点冒险，因为现在几
十辆汽车都停靠在一起，有装载炸药的，有装
载炮弹、子弹的，敌机甩下炸弹来，若击中目
标，炸药车可能会发生巨大爆炸，说不定几十
辆车子都要报销，同志们会受到严重伤亡。此
刻他来不及跟大家商量了，就当机立断地从
张小辉手中夺过方向盘：“小辉，你快下来，我
一人来开。”张小辉一时未理解过来：“你这是
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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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的力量
刘 凯

! ! $"%历史上第一次!感动中国"节目开始了

主持人走上舞台，掌声响起来。白岩松
说：“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一颗好久没有被
感动过的心，就像一朵很久没有被浇过水的
花……”敬一丹说：“我曾经问过一个十岁的
小女孩，你感动过吗？她说，有一天，我放学
晚了一个小时，走出校门时，我看见姥爷在
寒风里一直等着，我就哭了……”

已经是凌晨三点，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
部南院工作区的第四号机房灯火通明。樊馨
蔓坐在剪辑台前，右手拨动剪辑操作手柄，
一遍一遍地看屏幕上的镜头。
屏幕上，一位中年女性走上舞台。她看着

观众，脸上充满了幸福的笑，可陡然之间，眼
角之间的细纹轻轻抽动了一下，嘴唇紧紧地
抿住，眼神突然凝重起来，这动作仅仅是瞬
间，然后她再次让笑容占据表情，自信地面对
观众挥手，鞠躬。等她直起身，泪水已经夺眶
而出。她是本次《感动中国》的获奖者，中国细
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

这几秒的镜头，樊馨蔓看了不下 "#遍。
停下来，用手边的遥控按钮退出一盘磁带，
然后用手指捋着旁边一大盒磁带脊背上的
编号，在一个位置上停下来，抽出磁带，送入
空出来的带仓。这是另外一台摄像机从另一
个方向上拍摄的王选的镜头。樊馨蔓再次重
复刚刚的过程，仔细地看镜头，停了看，看了
停，仿佛在体会一个恰当的情绪点。在旁边
的剪辑助理小杨最开始的时候还跟她一遍
一遍地看，但实在看不到有什么特别，倦意
渐渐袭来，等到第二个镜头看到 "$遍的时
候，樊馨蔓仍然神采奕奕，可小杨已经歪倒
在椅子上，头沉在一边，鼾声轻轻响起来。

这是 "$$%年 &月 &'日，《感动中国》录
制工作完成后第四天，离除夕还有半个月。樊
馨蔓和她的剪辑小组———一个助理、一个操
作员已经连续工作了三天。节目录制完成后，
樊馨蔓睡了一个懒觉。早上十点的时候，接到
助理的短信，机房已经定好，磁带全部到位，

音乐和字幕也全部准备妥当。
她穿着红马甲在下午四点到南

院，见过了刚刚睡过懒觉的小组成
员。她没有立刻开始剪辑，只是在院
子里走来走去，把最近一周没有接听
的电话找出来，一一回复，给人解释，
说抱歉，向人介绍过了年中央电视台

会有一个好节目，是从来没有过的，一定记
得收看。在哪播呢？这个还不知道。
导演不知道，谁知道呢？梁建增也不知

道。原来安排的时间是在 "月春节上班之后
的第一天，最保守的方式是作为《东方时空》
特别节目播出，应该是在早上七点到八点之
间。如果节目太长，可能会分两天播出。这是
整个节目组包括梁建增都不希望的。这实在
不是一个黄金时间。他们希望在一套节目晚
间黄金时间播出，可黄金时间竞争激烈，电视
台总编室在一个季度前就已经做好了规划。
能不能改变这个规划，完全依靠节目的质量。

在剪辑进行到第五天的中午，穿着灰色
鞋子的朱波来了。他又恢复了意气风发的样
子，仿佛一夜好睡就修补了所有的疲惫。陈
镭来了，戴着他怪怪的帽子。大家寒暄，抽
烟，好像一场大战已经胜利。朱波只看到了
四个镜头。他以为樊馨蔓不肯把后面的给他
看，但当他知道现在的确只完成四个镜头之
后，有点沉不住气了。还有两周就是春节，如
果五天下来只有四个镜头，那什么时候可以
剪辑完？樊馨蔓倒是胸有成竹，笑笑说：“万
事开头难。开了一个好头等于成功了一半。
所以如果你有眼力，就应该看到这部作品的
一半了。”樊馨蔓的方式显然和常规电视剪
辑是不同的。现场共有十个机位，切换台现
场负责七台，另外三台摄像机的镜头同时收
录。也就是说，她有四个角度可以选取。她要
在四种同样内容、不同角度的影像中挑选最
佳的那一段，然后以最合适的节奏来剪辑。
她需要把所有的镜头看完，要在同一瞬间看
到主角的表情，然后细细地斟酌。

朱波大呼上当，说：“樊妹妹，你害死我
了。这样你会非常的苦，你这样完全是不按
规律办，用最花成本的方式来增加一点点效
果。机房、工程师，每一项都是钱。而且你应
该给审片和修改留一点时间。不然，等你做
好了，节目错过了播出的时机，那所有人都
被你害死了。你会让节目组破产的！”


